
号1311NEW SUPPLEMENT 投稿信箱：xinfukan2@126.com

责编:王凡 姜斯佳 美编：丁亚平
A15

2024.10.10 星期四
副刊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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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沭阳县有一条沂河，把沭阳县分为河南河北两个
部分,这不影响人们对沂河的喜爱。

沂河，说大，大不过黄河长江；说小，又小不到那些名不
见经传的江河之列。沂河是客水流经之地，它西起骆马湖
嶂山闸，途径徐州、宿迁、连云港三市，全长146公里，既是
骆马湖的排洪出路，又是沂、沭、泗流域洪水两大出海通道
之一，还是增加淮河入海出路的一条分洪道，直接关系到
骆马湖周边，沂南、沂北802万亩耕地，570万人的生命财
产以及陇海铁路、连云港市区的防洪安全。

沂河有水时,白浪追逐，放眼望去，大有“滚滚长江东逝
水”的开阔和豪情；没水的时候，就成了一片湿地，青草丰
茂，白鹭翻飞。

我是沭阳本地人，但是始终搞不清楚人们口中所谓的
沂河淌，究竟是“沂河淌”还是“沂河趟”。从百度上搜索

“淌”与“趟”似乎解释都通。一中学老师跟我说，“趟”，是
人走，“淌”是水走。二者都是经过的意思，不同的是走过
后的路径，人走为趟，水走为淌。沂河淌应该是“沂河淌”
为准确。

后来又与一搞文学的老师闲聊，又提起“沂河淌”。老师
说沂河淌，本来是水淌之地，但恰恰是因为有水，给人们不
便，于是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迎来送往经过沂河，才形成了

“趟”，现在人们口中的“沂河淌”应该是“沂河趟”才准确。
各说各有理，让我对沂河有了更多兴趣，从春到夏，从秋

到冬，我都细心观察它。一年中的春夏秋三季，沂河淌是绿
色的，大大小小的池塘，随着水来水去演绎着“盈满溢亏”的
哲理，而那些忽高忽低的土埂、腹地被农民种上油菜、玉米、
麦子等农作物，池塘里会有潜伏的鱼虾螃蟹、泥鳅黄鳝，甚至
有说不出名字的鱼类，让人品尝到不一样的新鲜。

冬天的沂河淌也不会有枯竭之感，青青的麦子一块一
块的，麦地里有机灵的野兔和野鸡，大雪遮不住流动的水，
也挡不住踏雪的脚步，于是形成了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好
似国画大师的涂抹，也像是版画家的得意之作。沂河淌里
忽高忽低的田埂，曲曲弯弯的路径，在雪中形成了远近、虚
实，形成了幽邃和宁静。

如果不是两岸的车水马龙，早市上的喧嚣，夜晚的排排
灯盏，这空旷的沂河淌真的会给人一种返璞归真之感。看
看水，随便一汪，都清可见蓝天；看看草，随便一簇，都是那
样柔顺碧绿，那样随意而不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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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的巅峰，就是电影《一步之遥》里的“锅气”；中餐
的灵魂，就是电影《一步之遥》里的“锅气”；中餐的秘诀，就
是电影《一步之遥》里的“锅气”。

这个锅气科学吗，有依据吗，讲得清吗？科学，有依据，
能讲清。

你用过明火吗，用过电磁炉吗，用过电炉吗？我们一般
家庭用的煤气灶，在急火爆炒的时候，它产热对应的电磁炉
功率大概是8000~10000瓦。猛火舔铁锅，急速穿透这些食
料，5分钟内，物理变化产生的复杂化学变化，包括，细胞膜的
破损、某些蛋白质的凝固、某些蛋白质的分解、部分的美拉德
反应等等，构成了锅气。

所以，你以为叮叮当当，轰轰轰的火焰声，是厨师在表
演吗？不是。这是一万瓦高功率之下，等离子体与铁单质
的反应。这是刹那的热力，借助声音在张牙舞爪。这是
2500瓦的电炉、电磁炉、微波炉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预制菜好像缺了点什么吧？因为
它们是过了气的菜，就像涂了绿漆的老瓜皮。再怎么加
热，也就是假色，无香，单一味。因为锅气不可复制，重新
热热，那叫隔夜菜。

猛火，不只是爆炒，猛火的汤，那是超过100摄氏度的
锅底，热辣辣的冲进汤中的葱姜、骨髓、肉芯，硬生生的把
里面那些鲜美无比的精华拽到汤里。单靠文火熬，汤的鲜
度肯定不够。

你以为2500瓦能做烧鸭？呵呵，那不是烧鸭，那是烘
鸭，把鸭皮烘干，烘得皱不拉几。要知道烧鸭，切块后，猛
火，几滴菜油起锅。切好的腌梅子、腌菜，入油锅，猛炒三
下，烧鸭下锅，继续猛炒，浇三勺烧鸭汁，急火收汁，装盘。
天地良心，这一盘烧鸭，不知道比斩好堂食的烧鸭好吃多
少倍。我怎么知道？我是在烧柴的炉膛，大铁锅旁边给厨
师拉风箱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啊！拉风箱的柴火，不知道
比对应功率1万瓦的煤气炉，火力又要大多少哦。

要我看，中国烹饪，应该集体打包，进入联合国非遗。
可惜，大部分烧菜的，功法有了，后面的科学不了解，文字、
视频介绍，更是局限在“珍、鲜、美”。中餐，是具体科学与
技术的结合。这点不说清楚，那是自降90%，这点说不清，
那是要被人欺负的。

世上的文化，千种万种。唯有用其他文化诠释自己的文
化，并加以分析，才能真正让其他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否真
的独特、丰富、珍贵。舌尖上的中国，是开眼；舌尖上的科学，
才是真正的价值评估。美食、烹饪如此，其他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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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一到秋天农忙的时候，随便走进
哪家厨房，保准能看到灶台中间围着火口摆放
着一圈煮熟的红薯，有的甚至是底一层上一
层，两三层整整齐齐码放着，散发着诱人的香
气。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乡民们很
少有空闲的时候，秋收时节尤其忙碌。一忙起
来，做饭、吃饭就没了准确的钟点。煮上一大
锅红薯，放在灶台火边，不管是大人从地里劳
动回来，还是孩子放学从学校回来，饥肠辘辘
时，就可以先来上一个垫垫肚子。

打记事开始，在我印象当中，几乎每天都
要吃红薯。那时，红薯比玉米、小麦产量高，对
土壤、水肥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田间管理也相
对简单，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的主粮。转眼三十
年过去了，昔日的主粮已被小麦、玉米取代，而
今的红薯，已不再是当年缺吃少穿时单纯的饱
腹之物，因其营养丰富，富含膳食纤维，已升级
成为城里人都在追捧的绿色有机健康食品。乡
民们虽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种就是三五亩，但
家家户户多多少少还是会种个二三分。

奶奶在世时，时常对我说：“红薯可是你半
条命。”后来长大一点我才得知，原来在我出生
后，母亲因体弱多病，乳汁分泌严重不足。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全家束手无策，正
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是奶奶想出了办法，她用
煮熟的红薯，一点一点地精心喂养我，把我拉
扯大。可以说，是红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
让我对它有了比其他人更深的感激和眷恋。

多年前，读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书中写
到，1962年秋天，高密东北乡经历了三年的粮
食歉收后，红薯获得大丰收。村民们因此得以
饱腹，随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出
生的婴儿，被小说中“我”的姑姑命名为“红薯娃
娃”，以纪念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联想到自己
幼时与红薯的不解之缘，虽说我并不属于小说
中所写的那批6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可我似乎
也能算作是吃红薯长大的“红薯娃娃”吧。

或许正是吃红薯长大的缘故，一直以来，
我对甜食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即便时至今
日，家人反复提醒甜食高糖高热量，多吃不利

于身体健康，但对此心知肚明的我，在面对甜
食时，仍然是毫无抵抗之力。

小时候，每到秋天，放学回家，家里总是空
无一人。大人们都到地里收秋去了，他们忙得
四脚朝天，不但自己顾不上吃饭，也没空赶回
家给还没放收秋假的孩子做饭。上了半天课，
从学校走回家又爬了半天坡，早已饥肠辘辘的
我，一看到灶台上火口边那一圈煮熟的红薯，
心里的怨气立马消散得无影无踪。吃上两个
煮红薯，就着水缸喝上半瓢凉水，便算是一顿
饭。山里的孩子懂事早，体谅大人劳动的艰
辛，不吭不哈地吃过饭，背上书包就又往学校
去了。

煮好的红薯搁在灶台火口边，始终保持着
温热状态，靠近火口中心的，温度要更高一点，
这样既便于随时取食，多吃几个也不至于积食
伤胃。若连续数日把红薯放在火口边，随着水
分被火烤得逐渐蒸发，红薯会慢慢收缩，最终
变成干瘪而紧实的红薯干。相较于刚出锅的
软糯红薯，红薯干有更强的韧性和嚼劲，同时
甜度也更胜一筹，其独特的口感与风味，与现
今的牛轧糖颇为相似，深受孩子们喜欢。

除却红薯干，还有一种煮红薯时产生的副产
品更受孩子们欢迎，那就是“糖稀”。糖稀，并不
是专门控制时间和火候制作而成，而是煮红薯时
偶尔不经意间形成的一种黏稠物质，其稠如膏，
其甜如蜜。当然，糖稀的颜色为红褐色，远比蜂
蜜颜色要深得多。糖稀的形成有一定偶然性，并
不是每次煮红薯都会产生糖稀，所以，很是稀
罕。遇到锅底满是糖稀的时候，奶奶会舀上半
碗玉茭（即玉米），在铁锅里炒得焦黄焦黄，然后
用糖稀把炒熟的玉茭滚成一个个金黄金黄的圆
球，一人一个分给孩子们吃。有了糖稀的加持，
香气扑鼻的炒玉茭变得更加甜香可口。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如今，虽然我已经
离开了老家，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但每到秋
天看到街头巷尾卖烤红薯的小摊，脑海里立马
就会浮现出老家灶台上火口边围着一圈红薯
的画面，就会想到韧性十足的红薯干和金黄诱
人的玉茭球，即便深秋时分寒意阵阵，心里却
温暖如春。

但凡一个人离开故土，心里都会装着双城
或多城。世间除了狄更斯笔下的双城——伦
敦与巴黎，还有许多可能，例如我，过去是盐城
与扬州，现在又加上了南京。盐城是我的故
乡，扬州是我求学、工作和成家的地方。南京
则是我现在工作的城市。

三年多来，来回奔走于扬州南京双城之
间，有了诸多不同体验。扬州素来被认为小城
一枚，出门基本两条腿即可，绿色加锻炼，一举
多得，稍微远点，共享单车或自家电驴子罢了，
再远点的，打个出租车、自驾，一般也不会超过
半小时路程，方便得很。而换在南京，半小时
可能是出行的起步价，步行办事和步行锻炼绝
对是两码子事儿。有一次我开车从单位到河
西吃饭，又碰上绵绵细雨，街上车自然又多，足
足开了一个小时才到酒店，即便是到了地点，
还要继续发愁停车的问题……当见到苦苦等
我的朋友们时，我不无委屈地说，早知道这么
长时间，还不如去扬州请你们吃了呢！南京地
铁虽然赶不上北京的流量，可是碰到早晨上班
时段，那个人贴人的景状着实也是够呛，反正
三年多来，但凡上班路上，我从来没有在地铁
上落座过。一是高风亮节，主动自觉让座，二
是既然习惯了站立，也不计较多站一次。其实
站着也有好处，一眼望去，很可能会发现原来
有好几个朋友或同事都在同一节车厢站着呢。

双城对不同人而言有着不同的意味。狄
更斯是想用来对比，对我则是距离。扬州南京
之间不足百公里，对于爱开车的人来说，可以
天天开车来回，也不算是个事儿。而我开车时
间略久一点，就会犯困，非常危险，且最怕的是
堵车。

其实双城记是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的，谈
狄更斯和我的，差异如霄壤之殊。若是扬州继
续不通铁路，往返都靠长途汽车，真的不可想
象。多亏有了城际动车！过几年还会有从仙
林一路延伸到扬州的城市轻轨，比城际动车还
要自在便利，无比期待这天的到来。轻轨比动
车最大的好处在于不受车票时间点的限制，可
以像地铁一样频繁穿梭。不是经常来回扬州
南京的人可能真不知道这双城之间的动车票
多么稀缺难买，特别是周末的票，有时你得提

前一个星期才能买到。有一年“五一”放假回
扬州，我提前了四十分钟出发去南京站，按惯
例本以为时间绰绰有余，未料遇上节假日，南
京站北广场的人啊，里三层外三层，若是正常
排队进站，想都不用想，肯定票白买了。好在
这时有个车站服务人员提醒我赶紧穿过地下
通道去站南，那里人不多。说时迟那时快，我
连忙拎起行李箱，来个加速跑，忽左拐忽右拐，
偶尔还不得不花费几秒问问路以确认自己的
方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终于赶在列车发动
前两分钟入座！只听得邻座学生模样的在接
电话，可能他的同学没赶上车，改签又无票，只
好去长途车站碰碰运气了……

双城之间确实也有用不上动车的时候，那
也只能网上叫车了。说了您别笑话，在扬州我
还没用过滴滴打车之类的软件。到了大南京
就不行了，那可是出行必备。一开始网络打车
时，我还傻傻地问别人，我该在路的哪侧上车，
没想到被问的人自言也是外地人，也不知道。
后来叫车软件用多了，终于明白，其实你人在
哪里，车都会来接你，不必担心也不用多想是
道路的哪一侧。网络用车一图方便二图便
宜。可是，万事若想图个便宜倒真是不易。就
拿今早来南京说吧，首先点了个最便宜的顺风
车，叫倒是叫上了，司机来电说要我等半小时，
我说等不了。于是又叫了个一口价的，也算是
叫到车了，也等来了，司机摇下车窗对我说，兄
弟，去不了，价格太低了，我是平台硬派来的
……我说那你取消一下，我要另外再叫车。司
机说要是他取消，要等五分钟后。我想不等
了，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来取消吧，我一点取
消订单，冒出个三元的类似违约补贴的费用！
车还没坐上，我先倒贴了。还有一次是从南京
叫车回扬州，平台显示不到三百元钱，比平时
那种正常运营南京扬州两地的私家车倒是便
宜一些，心里暗喜。等到了扬州目的地时，司
机提出还要给他发个高速来回过路费八十
元。晕倒，两百多加八十，硬生生还是超过了
三百！罢了罢了，图个顺利开心。

此刻我正在扬州到南京的网约车上，平台
价格显示已经三百多了，可我心里还是在嘀
咕，究竟会不会再跟我要过路费呢？


